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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报情缘

□德胜街道总工会 于兰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洪祥
有个习惯，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来
到单位办公室， 第一件事就是打
开电脑， 浏览当天 《劳动午报》
的最新内容， 如果有街道活动的
报道刊登， 他也会在第一时间告
诉工作人员， 这个习惯已成为主
席每天的 “工作早餐”。

陈洪祥主席是2010年底才从
行政岗位转到工会的 。 对他来
说， 工会本就是一个十分陌生的
领域， 何况是身为工会主席， 全
面负责地区的工会工作。 建会、
维权、 服务企业和职工， 这些全
新的工作内容确实让他 “心里没
底”。 压力与重任并存， 为了尽
快了解工会的政策、 法律法规，
掌握工会工作方法、 技巧， 熟悉
工会的业务知识， 从那时开始，
除了通读 《工会法》、 《工会章
程》 以及全总、 市总的有关文件
外， 《劳动午报》 就成了他每天
必备的 “营养早餐”。

关注、 快评、 速览、 特写 、
维权……每一版面他都仔细阅
读， 用心学习， 找出要点， 同时
从中吸取营养、 积累知识、 总结
经验 ， 以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和难题。 《劳动午报》使陈
主席很快进入角色， 帮助解决地
区企业工作中遇到的纠纷， 协调
基层工会难办的问题， 回答外来
务工人员关心的事宜都不在话
下。

后来， 陈主席充分利用 《劳
动午报》 积极宣传街道总工会工
作、 活动情况、 地区企业状态，
不断扩大工会组织的影响力。 街
道总工会积极投稿， 送温暖办实
事、 工资协商维护员工权益、 开
展文化体育活动 、 人物专访等
等， 一篇篇有关德胜街道总工会
的文章不断出现在午报上， 也吸
引了众多其他媒体的记者前来采
访。 仅今年 《劳动午报》 已刊登
街道工会报道57篇。 地区基层工

会和职工每每看到街道总工会的
活动在劳动午报上刊登出来， 就
会在街道工会QQ群里 “广而告
之”。 有一次， 《劳动午报》 上
刊登了陈主席的一篇人物专访，
群里马上有人说 “主席您上报
了”， 并向主席祝贺。 《劳动午
报》 扩大了街道工会的影响力、
凝聚力， 也拉近了工会与企业、
职工的距离。

这些年， 德胜街道总工会多
次被评为西城区直属基层工会优
秀单位 ， 2013年被全总确认为
“ 2013年度全国百家示范乡镇
（街道） 工会”。 陈洪祥主席当选
为北京市工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代表， 荣获2014年 “西城劳动奖
章”。 陈主席总说， 这些成绩的
取得， 离不开 《劳动午报》 的帮
助和宣传， 今后， 我们还要多多
向地区广大企业和职工介绍这份
报纸， 让大家都喜欢这份报纸 ，
并且从中受益。

军装和粮票， 好像是风马牛
不相及的事， 但在我的人生记忆
中， 这两者牢牢地连在一起， 如
感兴趣， 听我从头道来。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都
希望能参军， 能当个军人， 可那
个时候参军很严格很难， 我没能
如愿 。 但我希望能有套军装穿
穿， 不仅是我， 那个时候的年轻
人都喜欢穿军装。 我想穿军装，

可我们家没有亲戚参过军， 到哪
里去求一套军装呢？ 我的母亲见
我想穿军装， 便只有买了一块白
棉布， 染成黄绿色， 帮我做了一
件军装。 1969年， 16岁的我就穿
着母亲做的这件军装作为知青下
了农村。 在农村那广阔天地的劳
作中， 在三伏天阳光强烈的直射
下， 我的那件 “军装” 开始现了
原形， 很快就颜色深一块、 浅一

块， 变得斑驳了， 大家都笑话我
穿的军装是 “伪军装”， 我由此
十分狼狈和尴尬。

真正拥有一件军装是在从农
村招工到工厂后。 1975年， 我到
贵州水城水泥厂出差， 住在该厂
招待所， 同房一起居住的还有一
个姓金的年轻人， 是从云南一家
企业来出差的。 我一看金同志穿
着一套真正的军装 ， 就很是羡
慕， 一问他果然是位真正的退伍
兵。 十来天后， 我和金同志混得
很熟了， 我把想穿一件真正的军
装的愿望告诉了他 ， 他想了想
说： “这样吧， 你给我15斤全国
粮票， 我就给你一件军装， 我不
是想和你作交易， 只是我确实饭
量很大， 每月供应的27斤粮食不
够吃。”

15斤粮票在当时来说很珍
贵， 尤其是全国粮票， 只有到外
省出差时， 经过开证明盖几个大
红章才能取到， 而且还要扣掉当
月的油票。 当时的15斤粮票可以
换一大堆鸡蛋， 或者几只鸡。 记
得此次出差路过贵阳市， 听当地
人说， 20斤全国粮票可以换走一
个大姑娘哩！

虽然全国粮票很稀罕， 但当
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就掏出了15
斤全国粮票， 和小金同志换了一
件军装。

当我穿着一件真正的军装回
到家时， 母亲脸上的皱纹都笑成
了一朵花， 她仔仔细细地把我打
量了一番道： “嗯， 你穿这军装
很神气！”

当我提起是用15斤全国粮票
换的军装时， 一惯节俭的母亲，
居然没有一点痛惜的样子， 还是
笑咪咪地看着我。

图为1976年， 本文作者穿着
换来的军装在山海关前留影。

1976年， 正值 “文革后期”，
长期以来八个样板戏统治舞台，
人们的文化生活单调乏味， 在这
一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
命历史题材的故事片 《闪闪的红
星》 公映了， 影片中一首红星闪
闪的电影插曲和潘冬子机智可爱
的形象使人们耳目一新， 给全国
的文艺舞台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我那时候在北京人民照相馆
工作， 同事王蓝翔 （二排左） 的
战友在八一厂工作， 他联系到饰
演潘冬子的小演员祝新运来到我
们照相馆。 在为小冬子及演员同
志们照完相后， 我们单位领导杨
宗贤 （前排中） 与我 （二排右）
和祝新运等八一厂的演员们留下
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我们与潘冬子的合影

母亲离开我们11年了， 在这
11年中每当我看见母亲留下的那
匹小土布， 我的眼泪总会情不自
禁的流下来， 因为这里的秘密是
母亲在最后时刻为子女做出的最
后奉献。

1996年 ， 母亲得了脑出血 。
第二次犯病是在2003年3月， 那
时正在闹 “非典”， 医院怕交叉
感染， 除了特别危重病人， 其他
病员全部回家治疗。 就这样， 母
亲刚刚脱离了危险就出了院。

记得当年6月14日 ， 也就是
母亲去世的前四天中午， 我家三
口和妹妹家三口， 六口人陪母亲
吃完饭， 一起陪她聊天， 说是聊
天实际上是连哄带 “骗”， 因为
此时的母亲一会糊涂 ， 一会明
白 ， 我们只能说好听的让她高
兴。 聊了一会， 母亲突然对我爱
人说： “淑琴， 你把五屉桌最下
面的抽屉打开。” 妻子 “唉” 了
一声， 把最下面的抽屉打开。 母
亲看抽屉打开了， 接着说： “你
把那匹小土布拿出来。” 妻子将
那匹灰白相间的纯棉小土布拿到
母亲面前 。 母亲说 ： “把它打
开！” 妻子一层一层慢慢打着布
匹， 当布匹快打完时， 露出了许
多面值不一的纸币。 母亲看到纸
币， 平静地说： “也没给你们留
下什么东西， 这是6000块钱， 你
们两家各三千。” 看到这， 我的
眼睛模糊了， 泪水在眼框里来回
打着转转， 我强忍着： “妈， 您
留 着 自 己 用 吧 ， 我 们 都 有 。 ”
“我用不着了， 你们自己添点什
么吧！” 为了不让母亲着急， 我
只好说： “好、 好， 我们收着，
我们收着！” 我嘴上这么说， 可
我的心在流血， 这些钱是母亲从
牙缝里一点点抠出来的。 母亲看
我们 “收” 下了， 开心得像孩子

一样， 呵呵的笑了……第二天上
午， 母亲的病情再次加重， 送到
医院已经昏迷不醒， 一直持续到
18日下午离世。

母亲原是街道干部， 到了退
休年龄没有退休费， 只有少得可
怜的退养费。 我父亲去世的早，
母亲一个人为我和妹妹操碎了
心， 先后为我们成了家， 可她一
个人总是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就连我爱人给她买的平日最喜欢
吃的月盛斋烧羊肉， 她都埋怨儿
媳妇不会过日子。 我们总怕她吃
不好， 我和妹妹每月都给她一定
的生活费， 可她还是瞒着我们攒
钱， 直到母亲最后的时刻我们才
知道这小土布里的秘密。 母亲背
着我们攒了这么长时间的钱， 我
们却一点都不知道， 我们这做儿
女的失孝啊！ 我好后悔啊， 那些
日子整天忙于工作， 没有好好陪
陪母亲。 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
什么工作， 什么学习， 什么娱乐
……统统都是次要的， 第一位的
是陪伴母亲。 假如再给我一次机
会， 我会更加精心的照顾母亲，
让她吃好 ， 让她穿好 ， 陪她遛
弯， 陪她聊天， 让她老人家天天
开心……

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只能用
无尽的思念怀念我的母亲， 希望
母亲在天之灵安康、 幸福， 我们
做儿孙的都挺好的， 您的重孙子
也出世啦， 等重孙子大些了我们
带他来看望您老人家！

《劳动午报》:工会主席的早餐
工会活动的传媒

母亲的秘密


